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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台灣英語教育的迷思與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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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1 世紀的今天，英語成為世界性語言已是不爭之實。在趨向同質化、無距離的全球化世界

中，臺灣的英語學習熱潮似乎已經到了一個偏執，甚至是焦慮的地步。然而在英語教學學界，

對於英語教育迷思的探討與批判並不多見，有鑑於此，本文期望藉由探討台灣英語教育的迷思

與爭議，引發英語教學界的老師們有不同角度的思考。文中將針對在臺灣英語教育中四個具爭

議的議題，逐一探討。第一、「理想的英語教師是以英語為母語人士」之爭議(Native Speaker 

Fallacy)；第二、標準英語的迷思 (Standard English)；第三、語言的霸權文化 (Linguistic 

Imperialism)；第四、世界性英語(World Englishes)的興起。語言原是一種溝通的工具，讓人們能

跨越文化的藩籬，而非另築一道無法穿越的牆，唯有釐清這些模稜良可的觀念，引領莘莘學子

從這些迷思與爭議中不斷地反思，才能提出更正確的態度與方向，學習如何主控語言而非隨波

逐流，進一步來保存我們自己語言、文化和族群的多樣性。 

 

關鍵詞：全球化、英語教學、世界性英語、英語為母語者、非以英語為母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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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言 

在 21 世紀的今天，全球化早已不再是個口號，如果我們檢視一下自己的

生活，就會發現它早已悄悄在日常生活中蔓延生根。在台北、上海、東京、紐

約，我們可以看見一樣的星巴克、麥當勞；在不同國家的電影院裡，我們可以

同時欣賞「哈利波特」和「魔戒」；而我們的孩子和全世界其他國家的孩子一樣，

從迪士尼的電影中認識「花木蘭」和「梁山伯」。這股全球化的趨勢，在不同國

家各自擁有的特異文化中，造就了一個越來越同質化的地球村。站在某個五星

級飯店的玻璃窗前，如果不深入走入人群，你可能會難以分辨現在是在台北、

上海、東京或紐約。網際網路的發明和普遍後，全球化更是近在咫尺。當距離

不再是阻礙人們溝通的理由時，只要會操作電腦，花上 0.06 秒，你可以即時和

遠在地球另一方的友人談話或寫一封 E-mail 立即傳送給對方；連上網路，就可

以參觀台北故宮博物院、法國的羅浮宮，以及紐約的大都會博物館。同質化的

趨勢雖然縮短了東、西方的距離，但也需要全球公民可以即時溝通的語言能力。 
在趨向同質化、無距離的世界中，「溝通」形成了一個很重要的全球課題。

如何讓不同種族的人，在不同的文化空間，進一步互相了解、往來，「英語」成

為現今在全世界的溝通地位上，不可取代的重要工具。英語學習熱潮，在臺灣

早已成為一個全民運動。全美語幼稚園、小學、中學的設立，公立小學也從原

來五年級降為三年級開始學英文，各大學紛紛將英文檢定考試列為畢業門檻，

公家機關以加薪及升級鼓勵職員提昇英文能力，全民英檢及其他外語測驗無所

不在，英文風／瘋的狀況顯而易見。英語學習成了一個高利潤的市場，將臺灣

的英語學習導向強烈的市場取向。學習英語的方法講求迅速有效，補教界蓬勃

發展，英語學習的巨型廣告招牌舉目可見，英語教學成了人人想搶食的大餅。

在英文風＝英文瘋之下，這股熱潮在臺灣似乎已經到了一個偏執，甚至是焦慮

的地步(張月珍，2003)。  
英語學習的熱潮也製造了對英語老師的大量須求，一批又一批的英語老師

具備了語言方面的知識及「套裝」的教學技巧就能到公、私立的語言機構任教。

然而多認識一種語言就多認識一個世界，語言教師身處在中、西語言與文化的

交界，這些老師除了語言上技術性的應用傳遞，無形中在學習過程中所嵌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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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形態，甚至是迷思、文化詮釋、文化衝突等都是在教授語言的同時會經驗

到的爭論。在語言之外，我們的英語教學傳送了什麼樣的意識形態?語言教師對

英語這個強勢語言帶來的爭議，認識的程度為何?又這些爭議對他們的教學信念

及教學實務影響為何? 這一個又一個和英語教師相關的議題，在在的影響臺灣

英語教學的實務，及英語教學未來的方向。然而在臺灣，這一類議題的探討只

有少數學者專家曾論述建言，多數英語教學者對此類議題少有涉獵。在

Chang(2004)及 Su(2008)兩篇論文當中均顯示，臺灣本籍英語教師對英語教學中

所呈現的迷思與爭議性的意識型態覺察及探究不足，有鑑於此，本文期望能重

新解構台灣英語教育的迷思與爭議，引發英語教學者不同思考的角度。 

貳、迷思與爭議 

在臺灣，英語學習的盛行，讓筆者針對諸多現象有所質疑。例如：為了提

昇國際競爭力及國際視野，政府及國人常將之訴諸於英文能力的提昇，然而，

學英語就等同國際化／全球化？(Yan，2005)。另外，在正規教育中，英語仍是

高、中職以下的唯一外語課程，在許多國人眼裡，所謂外語，往往指的就只有

英語。而對於英語教師的需求，仍視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紐西蘭籍的

教師為上選，甚至有以「英語為母語」的英語老師等於最好的英語教師的觀念(劉
建基，2003；黃玫君，2004)。還有，除了以英語為母語的優勢之外，這些英語

系國家來的英語教學者的語言，長期被視為「標準」英語等等的迷思（劉顯親，

2000），一直普遍的存在我們的社會、文化、教育之中。在我們積極鼓勵國內學

子努力學習英語，希望他們和國際舞台接軌的同時，也有責任和義務探討英語

現象全球化所造成爭議性的語言議題，進而期待有正確的學習態度和觀念。 
本文將針對臺灣社會中英語教育的迷思及爭議的語言議題，逐一探討，希

望引發不同思考的角度。討論議題分別是一、「理想的英語教師是以英語為母語

之人士」之爭議(Native Speaker Fallacy)；二、標準英語的迷思(Standard English)；
三、語言的霸權文化(Linguistic Imperialism)；四、世界性英語(World Englishes)
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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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想的英語教師是以英語為母語之人士」之爭議 

  (Native Speaker Fallacy) 
「理想的英語教師是以英語為母語之人士」這樣的理念於 1961 年在烏干

達舉行的 TESOL 會議中首次被提出來(Phillipson，1992)。與會的學者們認為「以

英語為母語的人，能自由運用流利的英語及正確的語言型式，他們對於語言在

文化上的含意有比較深的認識，他們也是標準英語的最後裁決者(p.194)」。這個

觀點事實上是有爭議性甚至被稱為謬誤(Phillipson，1992)。這個議題可從三方

面來探討：第一、「誰」可以稱為「以英語為母語者」? 第二、會「說」英語就

等於會「教」英語嗎? 第三、「標準」英語存在嗎? 
首先，誰可以稱為「以英語為母語者」？從表面上來解釋，英國是歷史上、

地理上所謂標準英語發源地。英國人是英語的原始所有權人。但是在英國過去

的全球殖民政策下，也同時造就了許多以英語為主要溝通語言的殖民國家，例

如印度、新加坡、菲律賓等。雖然這些國家的英語因經過在地化的融合，顯然

已和英式英語大有不同，然而在當地的雙語教育及英語為官方語言的環境之

下，他們的母語環境儼然也包括英語。但是在英語教學專業的領域上，在這些

環境成長下的教師，卻不能成為所謂「以英語為母語」的專業師資。似乎在這

一時刻，如何定義「以英語為母語者」引發另一波頗具政治性的爭議和討論。

到底是「誰」來決定哪些國家為「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呢？事實上，早在 1933
年時,美國語言學家 Bloomfield 就已經提出何謂「以英語為母語者」(native 
speaker)的定義:「一個人生下來所習得的第一個語言就是他的母語，他就是以

那個語言為母語者(p.43)」。根據 Bloomfield 的說法，語言學習的順序決定一個

人是否成為那個語言為母語者的決定因素。然而在全球多元文化世界中，「以英

語為母語者」(native speaker)的界定，因殖民歷史、移民潮等所造成文化民族的

融合，以及英語已然成為世界性語言的同時，已經越來越難定義（Kramsch，
2003)，也造成這個議題的爭議性所在。 

接著，會「說」等於會「教」嗎？「以英語為母語者」無疑可以說一口流

利的英語，也能自在地使用英語。然而就教學專業性來說，不管是「以英語為

母語」或「非以英語為母語」者，都須要受過合格的教師訓練。這兩者的外語

教師角色，在英語教學界一直是受爭論的議題(Braine，2004； Liu，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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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imy & Brutt-Griffler，1999)，而兩者在教學上，也確實有其優勢及劣勢。

Reves 和 Medgyes(1994)認為雖然「非以英語為母語者」在語言上有一定程度的

障礙，但是在語言教學領域上有他們獨特的長處。例如:這些老師在語言學習及

應用上的親身經驗讓他們更能確切的感受學生在語言及文化上的須要；他們比

較能預測學生語言學習上的困難處(Canagarajah，1999；Phillipson，1992)；而

且他們可以提供語言學習策略，對學生所面對的挑戰比較有同理心。 
劉顯親教授在其「一項國小英語教學方案之紀實─引進外師之「跨文化」

衝擊」(2002)一文中，詳實記錄了某縣市 65 位外籍師資的教學研究。此研究是

基於外籍師資為最理想的英語教授者的信念下進行的。文中坦言「採用外師之

英語教學雖可行、但經濟考量面上是不務實的」，又提及「非以英語為母語的（即

中師）英語教師在英語教學的優勢及重要性（p.11）」。在臺灣以英語為外語(EFL)
的學習環境中，英語的基礎教育多由臺灣本籍英語教師來完成。然而因為有「理

想的英語教師是以英語為母語之人士」這樣的迷思存在，導致英語教學領域當

中，不免有階級性產生，甚至引發學生們在文化認同上的問題，導致崇洋心態

或“獨尊外師”的現象(莊坤良，2002；劉建基，2003)。由此可見，就外語教學

的專業性而言，應重視的是老師的專業合格程度(what we do)，而非出生地和是

否母語為主(who we are)。 
接下來，標準英語的標準何在?  

二、標準英語的迷思 (Standard English) 
Kachru(1992)提出同心圓的假說來解釋英語在全世界散播的狀況。1)、內圈

國家(Inner Circle):指的是傳統的英語系國家，英語是他們的主要語言。2)、外

圈國家(Outer Circle):指的是早期英語在非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中傳播，這些國

家多半是多種語言的國家，英語扮演第二語言的角色（ESL）。3)、擴散圈國家

(Expanding Circle):這些國家了解英語為一國際性語言，並且將英語視為一外國

語言來學習(EFL)。(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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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The Three Circles of English 
(摘自 Crystal，2003，p.61) 

 
 
 
 
 
 
 
 
 
 
 

 

 

 

 

內圈國家中的英語經常被視為標準英語。標準英語中的標準指的是一種穩

定不變的準則。然而語言本身會自然地在不同時間及空間中演化及改變

(Kahane，1992)。人們經常會發明一些新詞、新用語來表達新的觀念及態度來

適應這個變動的世界，一個有活力的語言是不斷改變的，而不是一直停滯在一

定的標準。因此 Widdowson(1994)指出標準英語的標準其實根本不存在。因為

就算是以該語言為母語的人，也並不都照著該國家的標準和規定來表達。不只

如此，語言的表達也因為地理位置、職業、年齡、及社經地位的不同而改變

(Kramsch，1999)。以美式英語為例，在不同州及不同地區的英語具有基本的相

似性，但是在用詞方面、語音方面及對話上又有明顯的區分(Kramsch，1999)。
英語在許多前殖民國家，因為和當地文化、語言相結合，已經演變出另一種不

同於英式或美式的英語。Kachru(1992)稱這個過程為「在地化」(Nativitization)
及「分散化」(Fragmentation)。他認為英語系國家的英語和在地化的英語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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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但這些不同應只視為差異而非錯誤，使用在地化英語的人不應被視為

次等英語或是一種標準低落的語言，而且在地化的英語各有不同的差異，很難

選定一個標準的英語範本或定義出標準英語來。  
在 21 世紀的今天，國際間的溝通大量地使用英語。根據估計，約有 80%

用英語來溝通的人，都是「非以英語為母語者」(Prodromou，1997)。然而在臺

灣的英語教學界，奉為圭臬的二大準則，一是「以英語為母語者」的生活環境

所創作出來的教材(Authentic material)，二是將英、美等國的英語視為唯一的標

準(Native-like standard)。在某種程度上，象徵了英、美語言及文化的霸權，但

是另一方面也不得不省思，是否我們在英語教學的同時，先殖民化自己的地位

了呢?另外，在臺灣「以英語為外語」(EFL)的學習環境之下，我們常把「以英

語為外語」的學習者，和「以英語為母語者」的流利度來做比較(Comparative 
fallacy)(Bley-Vroman，1983)，認為學英語的終極目標就是要習得和「以英語為

母語者」一樣的語言熟練度和腔調。這樣的目標對「非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習

者來說，經常是相當艱難的挑戰，終究被貼上失敗者或語言殘障(handicapped)
的標籤。 

英語學習對 EFL 國家的人來說，應是一種能力的增加(empowerment)，讓

自己擁有更有效的溝通工具與全球溝通，而非因為無法習得以「英語為母語者」

的流利度而被認為是一種能力的缺失(disempowerment)，使得原本單純的溝通

工具，其目的性已經不再是和國際人士做溝通，而是拘泥於標準化的英語以及

學習「英語為母語者」的熟練和腔調（嚴嘉琪，2005）。其實，Widdowson(1994)
明顯指出，英語的所有權，已經從內圈國家轉移到全世界任何一個學英語的人

身上。它的標準與否，也不應只「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來做考量。若只一味

的遵照英語系國家的英語標準來要求學生，儼然失去語言在全球化真正的溝通

意涵了。 
其次，標準英語的議題，也和語言的霸權文化息息相關。 

三、語言的霸權文化 (Linguistic Imperialism) 
根據 Crystal(2003)的觀察，「一個語言能成為世界語言的核心條件是：這個

國家的力量，尤其是政治及軍隊的力量(P.9)」。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英語能

在世界上廣為被人學習，實起源於 19 世紀西方的殖民政策。殖民者統治被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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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手段，統一語言是其一。有學者認為標準英語代表的是一種殖民的權威性

和正統性(莊坤良，2002；張月珍，2003)。20 世紀開始，美國的經濟勢力崛起

取代了舊的英國殖民勢力，成為英語背後一股主要支撐力量(Crystal，2003)。
臺灣英語教育中所奉行的標準幾乎都是美式英語，只因為支撐美式英語背後的

那股強大力量，讓美式英語在全球的傳播範圍和影響程度上具有最大的優勢。

電腦時代及網際網路的發明更加速了在世界各地普及程度，儼然成為世界溝通

的重要工具。 
Crystal(2003)認為英語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扮演著一個功能性的角色，它因

應了全球溝通上的須要。然而許多證據顯示英語在全世界迅速的散播及使用，

不只因為它成為全球人們溝通的媒介，更因為它帶著語言霸權的特質及意識形

態(Canagarajah，2002； Phillipson，1992)。在英語教學領域，「以英語為母語

者」的語言流利度(Native-like fluency)及「以英語為母語者」的環境所創作出來

的教材(Authentic material)，經常是這個領域教師們所競逐的兩大目標。而這兩

個目標更助長了以「英語為母語者」的優勢。除此之外，從西方國家發展出來

的教學理論，教學方法，及所有的套裝教材，強調的多是和他們的語言文化同

質性很高的價值觀及教學法(Canagarajah，2002)。這些專家們研發出來的課本

及教材甚少注意到不同英語學習地區的社會現狀；同時「以英語為母語」的教

師，也鮮少對當地的語言及文化環境有雙向的了解(Crystal，2003)。這些現象

在在都顯示出在世界上廣泛傳播的英語從來都不是自然、中立的、無任何意識

形態左右的(Pennycook，2001)。 
有位研究生曾反應，某位中籍英語教授在課程中很有趣地將中、西文化教

材融合，提供主題相近的論文進行討論和批判。例如：西方的文藝復興，中國

的儒家思想，以及近代的文化大革命。成功地從語言使用者的情境(contexts of 
use)，轉移到學習者的情境(contexts of learning)(Widdowson，1994)。不僅反應

了學生成長的教育背景，同時也以更宏觀的角度來探討，加深不少學生的國際

視野和思考廣度。因此在臺灣，如果語言教學要更有效率並反應語言的真實面，

與其專注在遵循這些「以英語為母語者」的標準及價值上，中籍英語教師更應

朝向以文化中立及學習者為導向的課程設計，提供學生更多機會學習如何適切

地使用英語，讓臺灣在地文化和世界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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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世界性英語 (World Englishes)  
雖然「日不落帝國」已經經歷了日落，但是她的語言還未經歷這樣的崩落。

Crystal(2003)指出:「兩個不同部落的人往往只因一座山或一條河的區隔，他們

很快就發展出語言的不同用法(p.144)」。因此對於世界上有這麼多不同種的英語

出現是理所當然的演變。而標準英語的護衛者擔心的是這越來越多的分歧和多

樣性，可能讓英語很快就會像一千年前的拉丁文一樣分崩離析，成為許多互相

不了解的語言。但其實 Kachru(1992)指稱的「在地化」(Nativitization)及「分散

化」(Fragmentation)似乎已經暗指這個早已存在的現象。 
語言不只是因應溝通的需要，它更是某一特定地區人民身份認同的表徵。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每一種不同的方言都能發展出自己的語言及社會語言的模

式，來因應各個不同族群的須要(Samimy and Brutt-Griffler，1999)。因此一旦某

個區域的人民開始使用英語，語言上及文化上的「在地化」就會自然發生。這

些新英語有自己當地文化的傳承、語意的環境及溝通的模式，它們同時重新賦

予使用者身份。所以在地化的結果，形成了多樣化的英語，Kachru(1992)稱它

為「世界性英語」(World Englishes)。這些新的英語不應被視為是語言衰落，或

優越低劣，反之應被視為是一種創意的表現，不管是「以英語為母語」者或「非

以英語為母語」者，都應敞開心胸接受這些改變。臺灣的英語教育一向只以英、

美為標準，當我們急著學習英語來打造一個全球化社會之時，對於多元發展的

世界性英語，應以更寬廣的態度來重新審視如此的新情勢。以下 Smith(1983)
的一段話清楚地呈現「世界性英語」的真實情境： 

以英語為母語者，應該了解這世界上有這麼多不同形式的英語。非以英

語為母語者，要有效的學習英語，不應只是學習或模仿美式、英式或其

他以英語為母語國家的英語…以英語為母語者和非以英語為母語者一

樣，如果想要在國際舞台上以英語和人互動，就要彼此接受幫助，堅持

語言的沙文主義是沒有任何意義的(Strevens，1992，p.40)。 

參、建言 

師資培育對於教師專業成長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然而國內的英語師資培

育課程，一向著重在如何有效率(efficient)及有效果(effective)地教與學，亦即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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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教學(Micro-level)，而忽略語言與社會、文化之間的關係，即宏觀教學

(Macro-level)（劉顯親，2002）。語言是一個具有社會性、文化性及意識型態性

的工具，因此語言學習並非一個政治中立性的活動(Canagarajah，1999)。
Crystal(2003)也指出，強勢語言背後潛在的威脅，是世界文化的同質化及弱勢

語言的滅絕。然而基於臺灣的英語教師，鮮少對於英語教學現象做自我反思和

覺察練習，所以除了實務性的如課室內決策、執行活動上的教學反省外（劉顯

親，2000），本文更進一步建議，針對由英語學習熱潮所帶來的文化同質化現象，

及對師、生身份認同建構上的影響，更需要將本文所提出的迷思和爭議，納入

探究和反思的範疇，因為這些未被深入研究的議題，卻恰巧關鍵性的影響教師

課堂中的教學理念及英語教學未來的方向。由此來看，英語教師不僅有義務去

探究語言教學中所隱藏的信念、態度、和知識，更需要引導學生以理性批判的

態度來看待任何語言學習的觀念。教學是一個複雜且漸進性的過程，除了教材

的編排及教學技巧之外，本文建議應將文中所提及的相關議題加入師資培育

(pre-service)及教師進修(in–service)的課程討論中，以協助英語教師對自己的教

學理念和技巧有更深一層的覺察和省思。 

肆、結語 

在全球化的思維中，文化日趨同質化雖然減少了東西方的差異，但是也讓

文化的多樣性逐漸流失。強勢語言的傳播往往擠壓了弱勢語言的生存空間，甚

至令其滅絕。在臺灣的英語教學上我們似乎落入了一個兩難的局面，全球化和

在地化，是衝突還是相輔相成?本文中所提及的迷思及語言議題，確切需要英語

教育者審慎看待。外籍和中籍教師各有其優勢及貢獻，而內圈國家的標準英語

也在今日多元化世界性英語的興起後，不能也不該再成為英語學習的焦點，因

為無形中所嵌入的意識型態和霸權特質，需要經過一番的解構及省思，才可以

還給語言它原來的角色，而解構之後才有重新再建構的可能。語言原是一種溝

通的工具，讓人們能跨越文化的藩籬，而非另築一道無法穿越的牆。筆者希望

在臺灣這一波英語學習熱潮的列車中，英語教學者能擔任掌舵的角色，藉由不

斷地反思，同時深入討論和釐清爭議性的語言學習迷思，才能引領莘莘學子們

在如此強勢的外語學習洪流中，更認清自己的語言和文化所形成的相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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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英語在地化」，進一步保存我們自己語言、文化和族群的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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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ing the Myth and Controversial Issues of 
English Education in Taiwan 

Jia-chyi Yan / Ruo-shuei Su∗ 

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status of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has firmly been 
established. As English learning in Taiwan has become a national campaign for 
many years, people are always anxious about their English proficiency. The myth 
such as English-learning equals to globalization, foreign language means English 
only, native English-speaking teachers are the only ideal English teachers, and the 
notion of “Standard English” remains widespread in our society. Study of this sort 
about myth and ideology hidden behind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is rarely 
discussed in Taiwan English education, thus it is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to bring up 
these critical issues and hopefully initiate more insightful discourse in this area. The 
following issues are explored: 1). Native Speaker Fallacy; 2). Standard English; 3). 
Linguistic Imperialism; and 4). World Englishes. Language is a tool for communication. 
It is supposed to be a bridge connecting different cultures, not a wall to block the 
way. Through reflective discussion of this article, it is hoped that English teachers 
could recognize the prestige of our own language and culture, intellectually select 
what to reflect, and preserve the traditional and rich diversity of our own language, 
culture and ethnicity. 

 

Keywords: Globalization, English teaching and learning, World Englishes, 
Native speaker, Non-native speaker 

                                                 
∗ Associate Professor, National Taich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  
 Pre-Service English Teacher, Ming-Tai High School  

214 


